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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只是平常。但那天，我被告
知，因为工作需要，我被抽调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工作。我曾是一名战士，今天，当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复之时，接到这个
指令，我几乎是带着一份战士的从容和
使命去新岗位报到的。

30多天的指挥部工作，我见证并感
受了通宵达旦和不分昼夜的辛劳。这期
间的每一天，我近距离被许许多多不曾
相识的这一群人或是那一个群体打动
着，激励着，他们的付出不只是辛劳，而
是更多的担当甚至牺牲……

我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疫情严峻，也
正是南京呼叫、扬州请求支援的艰难时
刻。我工作在五楼，时不时会听到从一
楼大厅传来的阵阵宣誓声和铿锵出征的
豪言声，每一次，当这些声音响起，我总
不能安然坐着，我会以小跑的姿态奔向
一楼，我怕错过那一次次散发力量的瞬
间和触发心底的感动。

感动的是被称为“天使白”的这些青
囊后生。在每一轮支援出征的现场，发
自内心的出征誓言和表白总能点燃你的
安静情绪，让你热血沸腾，而感动不只是
情绪的沸腾，还有更多背后默默的揪心
和打湿眼眶的致敬。在一次出征支援扬
州的现场，一位90后母亲拖着行李箱和
防疫物资准备登车，她5岁的小女儿就在
一旁静静注视着妈妈。当妈妈即将登车
出征，她戴着小口罩蹦蹦颠颠跑向妈妈：

“妈妈，小多多想你，记得要早点回家哦
……”在弯下腰轻轻拍了拍女儿并拥她
入怀后，年轻的妈妈随即转身进入车
厢。我看到，当车子刚一发动还未驶行，
几乎在向女儿挥手道别的瞬间，年轻的
妈妈早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以后，这800多名奋战在南京、扬
州的“白衣战队”，每一天都有故事和捷
报传回。在他们工作的每一个点位上，
这一批批小分队都是一到“新岗位”，就
迅速进入“作战”模式，没有调整和片刻
休息。我听到了，“先干活，其它事情都
放后面！”这几乎是不同岗位的统一口
令。于是，在无数个点位，你随处可见堆
放一边早已冷掉的盒饭；我也看到了，在
每一班工作完成进行轮岗时，当他们脱
下厚厚的防护服，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
水浸透，脸上也早已被口罩勒出深深的
印痕。在支援南京的队伍中，有一对90
后新婚夫妇，他们在去年抗疫一线的志
愿工作中相识，这次他们又一次义无反
顾并肩投入到南京禄口机场战“疫”。彼

此工作很忙，即便有时一天连一个电话
都没有，但这对小夫妻仍然打趣道，他们
是这支抗疫大军中的“最佳拍档”。

感动的是被称为“守护蓝”的那些护
卫使者。因为工作需要，我曾随同领导
深入一线调研防疫工作时有机会走近他
们。我看到，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集
中隔离点，也无论是在白天深夜还是风
里雨里，我看到民警、交警还有辅警，在危
险和有需要的地方，他们不顾危险在战
斗着：街道、社区、医院、高速，还有各个管
制的交通卡口，他们就是这样保护着我
们这座城市的安宁。有天雨夜，一位中
年民警在卡口负责车辆检验，他浑身湿
透看了让人动情。领导上前关心询问，
他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不介意地说：

“没事，这点小事算啥，雨一会儿就要停
的。”是啊，雨终究是要停的，雨后的锡城
也一定会绿意盎然，阳光灿烂。

感动的还有被称为“志愿红”的那一
个个忙碌的身影。在医院、在街道、在社
区、在楼道、在居民家中、在每一个活动
现场，你都会看到，有一抹红色的身影在
眼前穿梭，在奔波中忙碌。他们没有强
制义务，也没有任何报酬，却不顾风险，风
吹日晒，默默为需要的人心甘情愿做着
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我置身他
们中间，看着他们陀螺似地忙碌，特别是
一些孩子，看着让人心疼。可他们却不
以为然，笑着说，我们愿意做这座城市的

“小保姆”，你需要，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红色的背心映衬着浅浅笑意，成了这个
夏季最美的色彩。

这些天，工作在抗疫前沿，感动和温
暖我的更多是这些最美的色彩，但又何
止这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
抹跳跃的光亮。无数奋战在社区一线的
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周而复始地工作，在
村头巷尾，在大小活动的现场，在挨家挨
户排查的小区，为了城市和你我的平安，
他们一直都坚守岗位不曾离去。还有，
因为疫情隔离要足不出户闭家门的众多
家庭，他们以舍小家的淳朴，毅然把家和
这个城市做了“隔断”……

此刻，夜已深，远处，灯光如豆。此
时的锡城早已进入安宁梦乡。30天，或
许只是疫情的一个阶段，岁月静好人间
繁华，需要周而复始无数个这样30天的
守护，也需要数以千计万计无数个平凡
如萤的微光点亮。其实，生活本就如此，
有你就好，不必等候火炬。

记得幼儿园时，母亲灌了
满满一瓶糖水，用结实的网兜
兜着给我带去学校。结果那
天大会堂里看电影，整整一个
多小时，我都在满头大汗跟这
瓶水搏斗，直到小英雄把敌人
带入包围圈，我还是没能打开
顽固不化的宝瓶。

时隔三十余年，旧事重
演。会堂，捧着矿泉水，往左
歪鼻子瞪眼旋，往右龇牙咧嘴
拧，都不行，好不容易瓶口咧
开条缝，水又不情不愿滴答得
衫袖皆湿。我强作镇定，像一
只羽毛打湿的内心彷徨的雀。

王先生知道我的今古传
奇后说，呆头呆脑，笨。我略
乜一眼，扬长而去。我的主治
大夫邓主任曾加重语气叮嘱
我：千万不能低血糖，低一次
就笨一次。变笨最明显的标
志就是记不住。然而奇怪的
是，有些片羽琐事总像雪里的
数枝腊梅，沁出冷而甜的香，
直透心灵深处，让你忘却春
花、秋月，却忘不了它们。

两岁半时抓水里莲子玩，
一不小心掉了荷塘，千钧一发
之际，母亲一把提住我衣领连
人带莲拎了出来——坐在水
埠砖上夹绒衬衣湿透的我，呛
进肚子的水沿着嘴边咕嘟咕
嘟冒出来，像个吐泡泡机。我
还记得祖母一辈子没骂过我
一句，带我看过一场又一场忠
诚仗义的小方卿，苦度寒窑十
八年的王宝钏，还有上打昏君
下打奸臣的佘太君，智判狸猫
换太子的黑脸包公……六年
级做作业到半夜，我蹑手蹑脚
下楼，一手菜刀一脚开门，冲
着窸窸窣窣的院子里大吼一
声：“哪个？不要命的滚出
来！”就听得蟊贼翻墙而出，扑
通一声摔个狗吃屎。

1991年那年夏天，太湖水
位超过了历史最高。当时家
里刚遭变故，商品房被变卖，
我不得不天天放学后骑了自
行车回老家，更因着不便，不
得不把整整一柜子书给卖
了。我的数百本宝贝，卖了
57 块 3 毛钱。那么大的雨，
那么多的水，我尽顾着挽着
裤腿看公斤秤上的星星，尽
顾着用三轮车帮着父母搬店
里的家伙什了，并没有空抹眼
泪。

没了书，我郁郁寡欢，自
行车在湿滑的泥路上接连摔
了两个跟头，一路上嘴唇破了
手肘磕了，到家稍微写几个字
就昏昏悠悠睡着了。第二天
被班主任罚抄罚写不准吃
饭。饭点过后，穿皮夹克的
数学王老师天神一般出现
了。“不让细佬吃饭，覅饿坏的
啊？！”王老师直戳要害，班主
任挥挥手只好放行。他总不
好驳太太面子。我打开搪瓷
饭盒，发现白饭最上面浮着
一条胖乎乎的米虫，哦，早上

忘淘米了。
当我慢慢习惯王老师各

种皮夹克的气味后，我的数学
开始崭露头角，直到了被选去
参加奥数比赛的程度。尽管
结果差强人意，但我少许的自
信的确是彼时养成的，连带着
饿弯的脊梁骨都开始如松树
般挺拔优雅。这种自内心散
发出来的催眠式自我肯定一
直延续到了高中，和其他三个
女生被可爱的同学们封为四
大才女。加入新绿文学社时，
校刊上是社长题词：文如其
人，人如其文，清丽自然。发
小说，应该把“清”改为“轻”，
因为不足90斤。

高三合影，我站在班主任
勤勤老师背后，脸蛋瓜子侧对
摄影机。像心比天高的黛玉，
又像弱颈清姿的晴雯。可前
两天碰到彼时的语文华老师，
她把手放在我肩膀：“多年未
见，仍记得起花花秀气却坚强
的模样。”我们相视而笑。哦，
原来弱不禁风只是姑娘表象，
只有彻底了解的人才会明白，
木槿花从来都是半块泥石里
都能拼着长出花瓣的！

让人深入骨髓的记忆是
有温度且有力量的。当我一
遍一遍回到过去时，也正一遍
一遍把羸弱的自己拎起来。
就像记起隔壁烟酒店阿母不
停地给“可怜孩子”送来好吃
的，记起给我戴条纹线帽的
圆脸医生姐姐来看我一趟又
一趟，想起我咫尺天涯的姚
姐姐不断鼓励我走踏实坚定
的路，想起我的文婷妹妹见
面第一句永远先问身体好不
好，想起我文学上的师父说：
成功的道路千万条，并不仅
仅是世俗定义的那一种。每
次想到这些善良的亲人，心底
总会泛起淙淙暖流，让我眼眶
湿润。

当王先生再次提起“你特
别笨，记性非常差”时，我顺
便自嘲了几句。沉默会让人
心力脆弱。而我，不是那一
个。我的确记性不好，嘴笨，
在需要的场合说不出好听的
话。大学士满肚子不合时宜
是风雅是自成一派，于我这等
小人物，好听点是个性，难听
就是缺心眼，傻。这种不会左
右逢源不肯违背丁点本心做
事的性子，加上关键时刻呆头
呆脑的坏记性，就是了无前途
的落魄书生典型。可惜我榆
木脑袋，从不肯钻研如何合乎
时宜，更不惦记“近朱者赤”带
来的好处。对我而言，记住那
些生动天真，那些柔软有情，
才是一生最重要的事。也只
愿有限的记忆，让我清醒，让
我感恩，让我明白余生的每一
天，最该去做些什么，坚守并
为之付出什么。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
花。如此，欣然亦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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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萤火照亮星河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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